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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童年的乐趣

———从竹马之乐看儿童游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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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竹马游戏是中国古代儿童乐此不疲的游戏之一，儿童在竹马游戏过程中，策马扬鞭，想象竹马行空。

他们模拟古代的战争场面，模拟成人的礼仪之举，体验着成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以游戏为中介建立与同性

以及异性群体的伙伴关系。竹马之戏呈现出儿戏的模拟性、社交性和想象性的特征，竹马行空的幻想也延

伸到当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创作的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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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骑竹马，是中国古老的儿童游戏之一，即以一根

竹竿代马，骑在两胯之间，一手握住竿头，竿尾曳于

地，一手做扬鞭状，来回嬉闹、奔跑。《后汉书·郭

?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群童竹马交迎的热闹场面，

此后竹马正式成为儿童喜闻乐见的游戏形式并迅速

流行开来。到了唐代，竹马游戏盛行于世。《新唐

书》中记载了唐太宗曾这样评价竹马游戏，“夫乐有

几，郑尝言之：土城竹马，童儿乐也。”可见，竹马游

戏成为当时儿童最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游戏。唐

代的文人骚客也纷纷描写竹马之戏，留下许多脍炙

人口的诗篇，开创了“竹马”进入诗歌殿堂的新纪

元。唐宋以后，竹马游戏的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多样，

“马”的制作也更加精致。由儿戏竹马衍变而来的

“竹马戏”“竹马剧”也更加成熟，竹马游戏逐渐由民

俗化走向艺术化和戏剧化。

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小儿五岁曰鸠车

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戏。”可见七岁左右的低龄儿童

是竹马游戏的主要群体。儿童在竹马游戏过程中，



策马扬鞭，任其所往，想象竹马行空。他们模拟古代

的战争场面，模拟成人的礼仪之举，体验着成人的社

会实践活动，并以游戏为中介建立与同性以及异性

群体的伙伴关系。作为竹马之戏呈现出儿童游戏特

有的模拟性、社交性和想象性的特征。

一、以竹代马：模拟性

竹马游戏是典型的儿童模拟游戏，孩童以竹代

马，模仿成人策马扬鞭、驰骋四方的行为。模拟性是

儿童游戏的一个突出特点，对成人行为、成人生活以

及成人角色的模拟和扮演也是古往今来儿童乐此不

疲的重要游戏形式。在游戏中，“儿童的身份暂时

消失了，他们幻化成了内心所渴慕的具有各种能力

身份的成人。”［１］以竹代马，儿童或成了马背上威风

凛凛的大将军，或是骑着高头大马的新郎，充满了童

年生活的无限乐趣。

（一）骑马当将军

竹马游戏最初是儿童模拟成人骑马打仗而产生

的。《后汉书·郭?传》中最早记载了儿童骑竹马

的场面：

“（郭?）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

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仅问：‘儿曹何自远

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辞

谢之。”［２］

郭?所巡查的“西河美稷”位于今天的内蒙古

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部。“内蒙古草原上的少数民

族素以善骑而著称。马既是草原上主要的交通工

具，也为战争所不可缺少。儿童模仿成人，以竹代

马，奔跑嬉戏”。［３］可见竹马游戏正是由于儿童在父

兄骑马征战的耳濡目染之下，效法成人骑马打仗而

创作出来的。

东汉以来战争的频发，更是让儿童从小就渴望

和成人一样，骑马打仗，驰骋沙场。骑竹马正是男孩

“骑马当将军”的英雄梦的表现，甚至有不少著名的

军事家、政治家在孩童时期就是骑竹马高手。东汉

陶谦“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

皆随之”［４］，长大后屡建奇功，曾任“安东将军”；三

国曹魏大将夏侯渊的第三子夏侯称“自孺子而好聚

合儿童，为之渠帅，戏必为军旅战阵之事，有违者辄

严以鞭捶，众莫敢逆 。”小时便是叱咤风云的竹马高

手；北周李远“幼时尝与群儿为（竹马）战斗之戏，便

有军阵之法……远持杖叱之，复为向势，意气雄壮，

殆甚于前。”［５］后为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可见儿

童竹马之戏，往往和战阵之戏相结合，体现出竹马对

战争场面的模拟性。除此之外，晋武帝司马炎、东吴

大司马诸葛靓、东晋的殷浩和恒温、十六国后凉主吕

光等著名的历史人物小时都乐于竹马之戏，热衷于

模拟古代战场的场面。

唐代的诗文中多有描写儿童以竹代马，骑马打

仗的场面。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曾这样

描写道：

小侄名阿宜，未得三足长。头圆筋骨紧，两

脸明且光。

去年学官人，竹马绕四席。指挥群儿辈，意

气何坚刚。

诗中侄儿阿宜模仿官人的样子，骑着竹马，并

“指挥群儿辈”，领导小伙伴布阵作战，颇有竹马将

军的气度和风范。李商隐也曾在《骄儿诗》中描绘

孩子骑竹马的情景：“截得青郰
"

，骑走恣唐突。忽

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孩子骑着竹竿，模仿战马

显得有模有样。

（二）郎骑竹马来

如果说“骑马当将军”是儿童对成人骑马打仗

的技能和战争场面的模拟，那么“郎骑竹马来”则是

表现出儿童对成人礼俗生活和角色的扮演，是一种

社会经验的预习性学习。唐代诗人李白脍炙人口的

佳作《长干行》就生动地描绘了这样一幅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的纯真画面：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

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

诗人以妙龄少妇的口吻，回忆了与夫君幼时嬉

戏、玩耍的场面。“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也历

来为人们所称道。通读整首诗歌，我们可以发现

“郎骑竹马来”中的“郎”，“显然不是对现在的丈夫

的指代，而是对当时那个男孩模仿角色的称呼。”［６］

少妇始终是以“君”来称呼现在的丈夫的，例如“十

四为君妇”等。“郎”所指代正是“过家家”游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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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一角。在游戏中，男孩以竹代马，扮演新郎

角色，迎娶折花等待的新娘。

古代婚礼有“六礼”之说：“一曰纳采，二曰向

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亲

迎之礼是婚礼程序的重要一环，新郎骑高头大马迎

娶新娘是亲迎之礼的重要内容。《酉阳杂俎》（卷一

礼异）中曾记载唐朝时亲迎的婚俗：“近代婚礼，当

迎妇……妇上车，婿骑而环车三匝。”由此可见，“郎

骑竹马来”正是对“亲迎之礼”的模仿，竹马之戏是

儿童对成人婚姻礼俗和角色的扮演。“在游戏中通

过模仿使成年生活所必须具备的、以本能为基础的

能力得到锻炼，使之趋于完善。”［７］“骑马当将军”和

“郎骑竹马来”的扮演和模仿，正是儿童对成人所应

具备的操作技能和社会经验的预习性实践和准备。

儿童游戏对成人社会的模拟，也成为了我们考察和

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与风俗的独特窗口，具有重要的

史料价值。

二、竹马之友：社交性

“五五相随骑竹马，三三结伴趁狗儿”。竹马之

戏作为一种儿童群体协同合作的伙伴游戏，推动了

儿童逐渐走向与同伴的交往和与社会的联结。历史

上也曾留下“竹马之友”“竹马之朋”的交友佳话。

现代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２岁以后，对外界的

兴趣开始从自我转向其他的孩子，特别是那些与他

年龄相仿的孩子。游戏成为孩子与外界建立联系的

重要手段。从单独性的游戏到合作性的游戏，游戏

让孩子的世界不断扩大。日本心理学家堀内敏在

《儿童心理学》中指出：“幼儿交友的主要场面是游

戏。他们以游戏为中介和别的儿童建立了伙伴关

系。”［８］以竹马游戏为中介，儿童建立了同性群体的

“竹马之好”和与异性的“青梅竹马”的纯真友谊。

竹马之戏对儿童的社会性心理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一）竹马之好

骑竹马是古代儿童最具典型性的游戏之一，男

孩子在游戏中建立的友谊也往往被称为“竹马之

好”。原东吴大司马诸葛靓与晋武帝司马炎自幼就

是骑竹马的好伙伴，后因为其父亲诸葛诞为晋太祖

司马昭所杀，所以誓不归顺晋朝，不接受晋武帝授予

的官职。于是晋武帝设宴召见诸葛靓，希望他念及

竹马情谊，冰释前嫌：“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

竹马之好不？’”［９］以幼时交往来换取政治和解，可

见“竹马之好”所象征的男孩之间的友情是非常纯

真而深厚的。

晚唐诗人韦庄也曾在其诗歌中多次回忆儿时与

友人骑竹马的经历。例如《洪州送西明寺省上人游

福建》中的“记得初骑竹马年，送师来往御沟边。”回

忆少时骑着竹马送别友人的情景，以表友谊的深厚；

又如《涂次逢李氏兄弟感旧》中的“御沟西面朱门

宅，记得当时好弟兄。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

先生。”诗人路遇儿时“好弟兄”，追思与友人的竹马

之乐。

竹马游戏推动了男孩之间的交流和友谊的建

立。这种社交性有时甚至可能是跨国族的，现代

作家郭沫若在《忠告日本政治家》一文中曾说：“日

本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爵……他和明治皇帝本是

竹马之好。”［１０］可见竹马游戏的重要社会交往

功能。

（二）青梅竹马

竹马游戏也推动了异性之间的交流和友谊的发

展，“青梅竹马”就是最有利的证明。“青梅竹马”一

说最早出自李白的《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小女孩坐在门前折花玩赏，小男孩骑着竹马来

和她一起嬉戏，他们模仿成人的婚礼形式，玩起“过

家家”的游戏。儿时的玩乐，推动异性间建立了纯

真无邪的友谊，也让爱情在游戏的记忆里萌芽。

“十四为君妇”，曾经的竹马玩伴，最终成了亲密爱

人。“青梅竹马”一词也成了儿时美好情谊、纯真爱

情的代名词。

李贺在《唐儿歌》中也同样描绘了这样一幅两

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动人画面：

头玉硗硗眉剑翠 ，杜郎生得真男子 。

骨重神寒无庙器 ，一双瞳人剪秋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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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马梢梢摇绿尾 ，银鸾衐光踏半臂 。

东家娇娘求对值 ，浓笑画空作唐字 。

杜郎之妻是唐朝公主，所以其子唤作“唐儿”。

唐儿生得眉清目秀，气宇非凡。他穿着短袖衣服

骑着带着绿叶的竹马，策马奔腾，尽情嬉戏。“东

家娇娘求对值”，“对值”即配偶之意。邻家美丽可

爱的小女孩看见了，就过来想和他“玩家家”的游

戏。唐儿大笑，用手指在空中虚画了一个“唐”字，

以表心意。竹马游戏中蕴藏的异性间的美好情

谊，在诗人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无限

怀想。

三、竹马行空：想象性

游戏的过程对儿童来说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

造力的过程。“在游戏中，他们的世界脱离了现实

物质世界的束缚，而进入到了一种近似于梦想的国

度。”［１１］游戏为儿童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间架起

了一座桥梁，儿童在游戏中自由地穿越现实的界限

进入想象的领域。因而在儿童的眼里，一枝竹枝也

可以变成了高头大马，甚至可以变成遨游天际的神

马。这种竹马行空的奇谲想象不仅可以在古代的神

怪小说中找到例证，在当代的幻想小说中我们也可

以看到竹马意象变形后的书写。

（一）神怪小说的记载

在古代神怪小说的记载中，竹马被赋予了神奇

的魔力，可以带着人们在须臾之间，自由驰骋。《后

汉书·费长房传》中最早记载了骑竹飞行的奇幻

场景：

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

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长

房乘杖，须臾来归。……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青

龙也。

长房骑着老翁赐予的竹杖，在片刻之间就回到

了家。回头看时，甚至发现竹杖变成了一条遨游的

青龙。竹马游戏由此被赋予了飞行的想象，从儿童

的游戏玩具变成飞行的交通工具。

《唐书》中也曾记载灵僧万回年幼时骑竹飞行

的事迹，据说其能骑行万里而回，故称万回：

僧万回，阌乡人也。……其兄戍边五载，母

思之。万回年幼，请诣兄所，策竹马去。经归

而返。

在交通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常年戍边的

兄长难以与家人团聚。为了不让家中母亲牵肠挂

肚，年幼的万回，请求前往边塞探望兄长。竹马便

成了万回来往的飞行工具。竹马行空正是儿童在

竹马游戏中赋予竹马的奇特想象，是儿童在御竹

而行的经验中产生的独特创造。在童年的丰富的

想象力中，竹马这一寻常事物突破了日常逻辑的

禁锢，变得可以上天入地、日行万里，充满了神奇

的魅力。

（二）幻想文学的变形

竹马行空的幻想也延伸到当代的儿童文学创作

中，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创作的不竭源泉。北京作家

郭洪波创作的长篇环保主题童话小说《小竹马历险

记》，就以竹马为意象展开对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

的书写。在作者的笔下，小竹马不仅是飞行的交通

工具，更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小姑娘芳芳和她的

弟弟元元骑着小竹马，与格里奇奇大沙漠的黄沙

妖和风婆子进行人妖大战，跟海妖斗智斗勇，并

在神奇的小竹马的帮助下，将沙漠化作绿洲，把

风沙城变成鲜花城，把荒岛变成树的家园。

结　语

“一看竹马戏，每忆童鎚时。童骑饶戏乐，老

大多忧悲。”竹马游戏的流行使其成为了童年的

代名词，象征着儿提时代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

美好时光。不论是骑马当将军的威风凛凛，还是

郎骑竹马来的纯真烂漫，不论是竹马之好的兄弟

情谊，还是青梅竹马的两小无猜，不论是驰骋沙

场的战马，还是遨游天际的神马，都展现了童年

时代所特有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生命力。

然而在电子媒体中成长的一代儿童，他们的

童年时代似乎已经和这样健康快乐的游戏渐行

渐远。那么如何寻找属于儿童、属于童年的乐趣

呢？给予孩子游戏的权利，引导孩子开展积极健

康合适的游戏，才是童年生命的应有之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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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有益的儿童游戏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与

现代童年生活相结合，是让儿童重新获得儿提时

代的乐趣，寻回失落的童年生活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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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三次进木工房》《野葡萄》等，让学生在对故事

的回忆中感受作品因情节的起伏变化而带来的

审美愉悦，从而领悟“文似看山不许平”的道理。

有了对作品的深度感悟，在“学习写”的训练中就

能够具有学习应用的自觉。

儿童文学视域下的小学作文教学，是当下儿

童文学阅读应于用于小学作文教学的新尝试，也

是实现儿童文学的应用转化。从课标的要求出

发审视儿童文学的阅读，再从儿童文学之于小学

生多方面精神滋养与课标要求的对应性出发，我

们可以发现儿童文学作品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

等方面，都存在着与小学作文教学的对应性。因

此，从二者的契合中探讨相互的联系性，并进行

具体的教学探索是很必要的。在一线学校教师

关于儿童文学如何与小学作文教学相结合的呼

声中，我们看到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全国各地小学

教师的关注，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而要真正实

现儿童文学的阅读与作文教学的有机结合，需要

师生都具有阅读的积累，同时需要教师不仅具有

儿童文学的野，还需熟谙写作的基本理论和对文

学文本的分析鉴赏能力，能够从习作教学的角度

高屋建瓴地观照作品，分析作品。唯其如此，以

儿童文学为范式的作文教学才可望自如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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